
 



潜夫论 

汉·王符 

 

劝将 

 

  太古之民，淳厚敦朴。上圣抚之，恬澹无为，体道履德，简刑薄威，不杀不诛，

而民自化。此德之胜也。德稍弊薄，邪心孳生。次圣继之，观民设教，坐为诛赏，

以威劝之，既作五兵，又为之宪，以正厉之。《诗》云：“修尔舆马，弓矢戈兵。

用戒作则，用逖蛮方。”故曰：兵之设也久矣！涉历五代，以迄于今，国未尝不以

德昌而以兵强也。今兵巧之械盈乎府库，孙、吴之言听乎将耳；然诸将用之，进战

则兵败，退守则城亡。是何也哉？曰：彼此之情不闻乎主上胜负之数，不明乎将心，

士卒进无利，而自退无畏，此所以然也。 

  夫服重上阪出驰，千里马之祸也；然节马乐之者，以王良足为尽力也。先登陷

阵，赴死严敌，民之祸也；然节士乐之者，以明君可为效死也。凡人所以肯赴死亡

而不辞，非为趋利，则因以避害也，无贤鄙、愚智皆然。顾其所利害，有异尔。不

利显名，则利厚赏也；不避圣辱，则避祸乱也。非四者，虽圣王不能以要其臣，慈

父不能以必其子。明主深知之，故崇利显害，以与下市，使亲疏、贵践、贤鄙、愚

智，皆必顺我。令乃得其欲，是以一旦军鼓雷震、旌旗并发，士皆奋激，竞与死敌

者，岂其情厌久生而乐害死哉？乃义士且以激其名，贪夫且以求其赏尔！ 

  今吏从军败没死公事者，以十万数。上不闻吊唁嗟叹之荣，名下又无禄赏之厚，

实节士无所劝慕，庸夫无所贪利，此其所以人怀苴懈，不肯复死也。 

  军起以来，暴师五年，典兵之吏，将下千数，大小之战，岁十百合，而希有功。

历察其败，无他故焉，皆将不明变势，而士不劝于死敌也。其士之不能死瘪，乃其

将不能效也。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士进有独死之祸，退蒙众生之福，此所以



临阵亡战，而竞思奔北者也。 

  孙子曰：“将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严也。”是故，智以折敌，

仁以附众，敬以招贤，信以必赏，勇以益气，严以一令。故折敌则能合变，众附爱

则思力战，贤智集则阴谋得，赏罚必则士尽力，气勇益则兵势自倍，威令一则唯将

所使，必有此六者，乃可折冲擒敌，辅主安民。 

  前羌反时，将帅以定令之。群籍富厚之蓄，据列城而气利，势权十万之众，将

勇杰之士，以诛草创新叛散乱之弱虏。击自至之，小寇不能擒灭，辄为所败。令遂

云烝，起合从连横，扫涤并源，内犯司隶，东寇赵魏，西钞蜀汉，五州残破，六郡

削迹，此非天之灾，长吏过尔。 

  孙子曰：“将者：民之司命，而国安危之主也。”是故，诛将既无断敌合变之

奇，复无明赏必罚之信，然其士民又甚贫困，器械不简习，将恩不素结，卒然有急，

则吏以暴发虐其士，士以所拙遇敌巧，此为吏驱怨以御雠士，率缚手以待寇也。 

  夫将不能劝其士，士不能用其兵，此二者与无兵等。无士无兵，而欲合战，其

败负也，治数也。故曰：“其败者，非天之所灾，将之过也。”饶士处世，但患无

典尔。故苟有土地，百姓可富也；苟有市列，商贾可来也；苟有士民，国家可强也；

苟有法令，奸邪可禁也。夫国不可从外治，兵不可从中御。郡县长吏，幸得兼此数

者，丈断已而，而不能以称明诏、安民氓哉？此亦陪克阘葺，无里之尔。 

  夫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定；非常之事必道非常之失，然后见。是故，选诸有兵

之长吏，宜逴跞豪厚，越取幽奇，材明权变。任将帅者，不可苟惟基序或阿亲戚，

便典兵官，此所谓以其国与敌者也。 

 

救边 

 

  圣王之政，普覆兼爱，不私近密，不忽疏远。吉凶祸福，与民共之；哀乐之情，



恕以及人。视民如赤子，救祸如引手烂。是以四海欢悦，俱相得用。往者，羌虏背

叛，始自凉，并延及司隶，东祸赵魏，西钞蜀汉，五州残破，六郡削迹。周回千里，

野无孑遗。寇钞祸害，昼夜不止。百姓灭没，日月焦尽，而内郡之士不被殃者，咸

云：“当且放纵，以待天时。”用意若此，岂人心也哉！前羌始反，公卿师尹咸欲

捐弃凉州，却保三辅，朝廷不听，后羌遂侵，而论者多恨不从惑议。余窃笑之，所

谓媾亦悔、不媾亦有悔者，尔未始识变之理。地无边，无边亡国。是故，失凉州则

三辅为边，三辅内入则弘农为边，弘农内入则洛阳为边，推此以相况，虽尽东海，

犹有边也。今不厉武以诛虏，选材以全境，而云边不可守，欲先自割[人而大]寇敌，

不亦惑乎？ 

  昔乐毅以慱慱之小燕，破灭强齐，威震天下，真可谓良将矣。然即墨大夫以孤

城独守六年不下，竟完其民。田单穷率五千骑击走却，复齐七十余城，可谓善用兵

矣。围聊莒，连年终不能拔，此皆以至强攻至弱，以上智图下愚，而犹不能克者，

何也？曰：“攻常不足，而守恒有余也。”。 

  前日，诸郡皆据列城而拥大众，羌虏之智非乃乐毅、田单也。郡县之厄，未若

聊莒、即墨也。然皆不肯专心坚守，而反强驱劫其民，捐弃仓库，背城邑走。由此

观之，非若城乏粮也，但若将不食尔。折冲安民，要在任贤，不在促境。齐魏却守，

国不以安；子婴自削，秦不以在。武皇帝攘夷拆境，面数千里，东开乐浪，西置敦

煌，南踰交址，北筑朔方，卒定南越，诛斩大宛。武军所向，无不夷灭。今虏近发

封畿之内，而不能擒，亦自痛尔，非有边之过也。唇亡齿寒，体伤心痛，必然之事，

又何疑焉？君子见机，况已者乎，乃者，边害震如雷霆，赫如日月，而谈者皆讳之。

日焱并窃盗，浅浅善靖，俾君子怠欲令朝廷以寇为小，而不早忧害，乃至此。尚不

欲救，曰痛不着身，言忍之；钱不出家，言与之。假使公卿子弟，有被羌祸，朝夕

切急如边民者，则竞言当诛羌矣。今苟以已，无惨怛冤痛。故端坐相仍，又不明修

御之备，陶陶问澹，卧委天听。羌独往来，深入多杀，已乃陆陆，相将诣阙，谐辞



礼谢，退云状会。坐朝堂则无忧国哀民垦恻之诚，苟展相顾望，莫肯违止，日晏时

移，议无所定。已且须后，后得小安，则恬然弃忘，旬时之间，虏复为害。军书交

驰，羽檄狎至，乃复怔忪如前。若此以来，出入九载，庶曰式臧，覆出为恶，[人

回][人回]溃溃，当何终极？ 

  《春秋》讥郑弃其师，况弃人乎！一人吁嗟，王道为亏，况百万之众号哭，泣

咸天心乎？且夫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是以圣王养民，爱之如子，忧之如家。

危者安之，亡者存之，救其灾患，除其祸乱。是故，鬼方之伐，非好武也；玁狁于

攘，非贪土也；以振民育德、安疆宇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自彼互。羌莫不来

享，普天思服，行苇赖德，况近我民蒙祸若此，可无救乎？ 

  凡民之所以奉事上者，怀义恩也。痛则无耻，福则不仁。忿戾怨怼，生于无耻。

今羌叛久矣，伤害多矣，百姓急矣，忧祸深矣。上下相从，未见休时，不一命大将，

以扫丑虏，而州稍稍兴役，连连不已。若排榩障风，深沙灌河，无所能御，徒自尽

尔。今数州屯兵，才余万人，皆廪食县官，岁数百万斛，又有月直，但此人耗，不

可胜供，而反惮暂出之费，甚非计也。是夫，危者易倾，疑者易化。今虏新擅边地，

未敢自安，易震荡也；百姓新离，旧怀思慕，未哀易将厉也。诚宜因此遣大将，诛

讨迫胁，离逖破坏之。如宽假日月，蓄积富贵，各怀安固，之后则难动矣。《周书》

曰：“凡彼圣人，必趋时。”是故，战守之策，不可不早定也。 

 

边议 

 

  明于祸福之实者，不可以虚论惑也；察于治乱之情者，不可以华饰移也。是故，

不疑之事，圣人不谋；浮游之说，圣人不听。何者？计不背是实，而更争言也。是

以明君先尽人情，不独委夫良将。修己之备，无恃于人，故能攻必胜敌，而守必自

全也。羌始反时，计谋未善，党与未成，人众未合，兵器未备，或持竹木枝，或空



手相附，草食散乱，未有都督，甚易破也。然太守令长，皆奴怯畏懦不敢击。故今

虏遂乘胜上疆，破州灭郡，日长炎炎，残破三辅，覃及鬼方。若此已积十岁矣，百

姓被害，讫今不止，而痴儿騃子尚云：“不当救助，且待天时。”用意若此，岂人

也哉。 

  仁者恕己以及人，智者讲功而处事。今公卿内不伤士民灭没之痛，外不虑久兵

之祸，各怀一切，所脱避前，苟云不当动兵，而不复知引帝王之纲维，原祸变之所

终也。易制御寇，诗美薄伐，自古有战，非乃今也。《传》曰：“天生五材，民并

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所以兴，乱人所

以废。齐桓、晋文、宋襄，衰世诸侯，犹耻天下有相灭，而己不能救，况皇天所命

四海主乎？晋、楚大夫，小国之臣，犹耻己之身而有相侵，况天子三公典世任者乎？

公刘仁德，广被行苇，况含血之人，己同类乎？一人吁嗟，王道为亏，况灭没之民

百万乎？《书》曰：“天子作民父母。”父母之于子也，岂可坐观其为寇贼之所屠

剥，立视其为狗豕之所噉食乎？除其仁恩，且以计利言之。 

  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愿察开辟以来，民危而国安者谁也？上贫而下富者

谁也？故曰：夫君国将民之以民实瘠而君安得肥！夫以小民受天永命，窃愿圣王深

惟国基之伤病，远虑祸福之所生。且夫物有盛衰，时有推移，事有激会，人有爱化。

智者揆象，不其宜乎？孟明补阙于河西，范蠡收责于故胥。是以大功建于当世，而

令名传于无穷也。今边陲骚扰，日放族祸，百姓昼夜望朝廷救己，而公卿以为费，

烦不可徒，窃笑之。是以晏子轻囷仓之蓄，而惜一杯之钻，何异今但知爱见薄之钱

谷，而不知中国之待边宁也。诗痛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今公卿苟以己不被伤，

故竞割国家之地以与敌，杀主上之民以餧羌。为谋若此，未可谓知；为臣若此，未

可谓忠。才智未足使议，且凡四海之内者，圣人之所以遗子孙也。官位职事者，群

臣之所以寄其身也。传子孙者，思安万世；寄其身者，各取一阕。故常其言不久行，

其业不可久厌。夫此，诚明君之所微察也，而圣主之所独断。今言不欲动民与烦，



可也。即然，当修守御之备。必今之计：令虏不敢来、无所得，令民不患寇，既无

所失。今则不然，苟惮民力之烦劳，而轻使受灭亡之大祸；“非人之主，非民之将，

非主之佐，非胜之主者也。”且夫议者，明之所见也；辞者，心之所表也。维其有

之，是以似之。谚曰：“何以服狠，莫若听之。”今诸言边可不救而安者，宜诚以

其身若子弟，补边太守，令长丞尉。然后是非之情乃定[手求]，边乃无患，中国乃

得安宁。 

 

实边 

 

  夫制国者，必照察远近之情伪，为预祸福之所从来，乃能尽群臣之筋力，而保

兴其邦家。前羌始叛，草创新起，器械未备。虏或持铜镜以象兵，或负板案以类楯，

惶惧扰攘，未能相持一城，易制尔。郡县皆大炽，及百姓暴被殃祸，亡失财货，人

哀旧怒，各欲报雠，而将帅皆怯劣软弱，不敢讨击，但坐调文书以欺朝廷。实杀民

百则言一，杀虏一则言百，或虏实多而谓之少，或实少而谓之多，倾侧巧文，要取

便身利己，而非独忧国之大计，哀民之死亡也。又放散钱谷，殚尽府库，乃复从民

假贷强夺。千万之家，削身无余，万民遗竭，因随以死亡者，皆吏所饿杀也。其为

酷痛，甚于逢虏寇；钞贼虏，忽然而过，未必死伤。至使所搜索剽夺，游踵涂地。

或覆宗灭族，绝无种类；或孤妇女为人奴婢，远见贩卖。至今不能自治者，不可胜

数也。此之感天致灾，尤逆阴阳。夫士重迁、恋慕坟墓，贤不肖之所同也。民之于

徙，甚于伏法，伏法不过家一人死尔。诸亡失财货，夺土远移，不习风俗，不便水

土，类多灭门，少能还者，代马望北，狐死首丘。边民谨顿，尤恶内留，虽知祸人，

犹愿守其绪业，死其本处，诚不欲去之极。 

  令长畏恶军事，皆以素非此土之人，痛不着身，祸不及我家，故争郡县以内迁。

至遣吏兵，发民禾稼，发彻屋室，夷其营壁，破其生业，强劫驱掠，与其内入，捐



弃羸弱，使死其处。当此之时，万民怨痛，泣血叫号，诚愁鬼神，而感天心。然小

民谨劣，不能自达，阙庭依官吏，家迫将灭，严不敢有挚。民既夺土失业，又遭蝗

旱，饥遗逐道，东走流离，分散幽冀衮豫荆杨蜀汉，饥饿死亡，复失太半边地。遂

以兵荒至今，无人原祸所起，皆吏过尔。夫土地者，民之本也；诚不可久荒以开垦。

且扁鹊之治病也，审闭结而通郁，虚者补之，实者泻之，故病愈而名显。伊尹之佐

汤也，设轻重而通有无，捐积余以补不足，故殷治而君尊。贾谊痛于偏枯躄痱之疾，

今边郡千里，地各有两县户，财置敢百，而太守周回万里，空无人民，美田弃而莫

垦。发中州内郡规地，拓境不能生边，而口户百万，田亩一全，人众地荒，无所容

足，此亦偏枯躄痱之类也。《周书》曰：“土多人少，莫出其材。是谓虚土，可袭

伐也。土少人众，民非其民，可遗竭也。”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称也，今边郡多害，

而役剧动入祸门，不为兴利除害，有以劝之，则长无与复之，而门有寇戎之心。西

羌北虏，必生窥欲，诚大忧也。百工制器，咸填其边，散之兼倍，岂有私哉！乃所

以固其内尔。 

  先圣制法，亦务实边，盖以安中国也。譬犹家人遇寇贼者，必使老小羸软，居

其中央，丁强武猛卫其外。内人奉其养，外人御其难，蛩蛩距虚，更相恃仰，乃俱

安存。诏书法令，二十万口，边郡十万，岁举孝廉一人，员除世举廉吏一人。羌反

以来，户口减少，又数易太守，至十岁不得举，当职勤劳，而不录贤俊，蓄积而悉，

衣冠无所觊望。农夫无所贪利，是以遂稼中灾，莫可就外。古之利其民，诱之以利，

弗胁以刑。《易》曰：“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是故，建武初得边郡，户虽百，

令岁举孝廉，以召来人。今诚宜权时，令边郡举孝廉吏，世举一，又益置明经百石

一人。内郡人将妻子来召者，五岁以上，与居民同均，皆得选举。又募运民耕边入

谷，远郡千斛，近郡二千斛，拜爵五大夫可；不欲爵者，使食倍贾于内郡，如此君

子小人各有所利，则虽欲令无往，弗能正也。均此苦乐，平傜役，充边境，安中国

之要术也。 



 

相列 

 

  《诗》所谓：“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是故，人身体形貌，皆有象类；骨法

角肉，各有分部。以着性命之期，显贵贱之表。一人之身，而五行八卦之气具焉。

故师旷曰：“赤色不寿，火家姓易灭也。”《易》之说卦〈巽〉为人多白眼，相扬

四白者，兵死，此犹金伐木也。《经》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圣人有见天

下之至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此亦贤人之所察，纪往以知来，而着为宪则也。

人之相法，或在面部，或在手足，或在行步，或在声响，面部欲溥平润泽，手足欲

深细明直，行步欲安稳覆载，音声欲温和中宫。头面、手足、身形、骨节，皆欲相

副称，此其略要也。 

  夫骨法为禄相表，气色为吉凶候，部位为年时德行为，三者招天授性。命决然

表有显微，色有浓淡，行有薄厚，命有去就，是以吉凶期会，禄位成败，有不必。

非聪明慧智、用心精密，孰能以中？昔内史叔服过鲁，公妖敖闻其能相人也，而见

其二子焉。叔服曰：“谷也。食子难也。收子谷也。丰下必有后于鲁。”及穆伯之

老也，文伯居养其死也。惠叔典哭鲁，竟立献子以续孟氏之后。及王孙说相乔如子

上几，商臣子文忧越椒，叔姬恶食我单，襄公察晋厉，子贡观邾鲁，臧文听御说，

陈咸见张贤人，达士察以善心，无不中矣。及唐举之相李允，蔡泽许负之相邓通，

条侯虽司命班禄，追叙行事，弗能过也。 

  虽然，人之有骨法也。犹万物之有种类，材木之有常宜。巧匠因象，各有所授，

取者 

宜为舆，檀宜作辐，榆宜作毂，此其正法通率也。若有其质而工不材可如何！故凡

相者，能期其所极，不能使之必至十种之地；膏壤虽肥，弗耕不获。千里之马，骨

法虽具，弗策不致。夫觚而弗琢，不成于器；士而弗仕，不成于位。若此者，天地



所不能贵贱，鬼神所不能贫富也。或王公孙子，仕宦终老，不至于谷；或庶隶厮贱，

无故腾跃，穷极爵位；此受天性，命当必然者也。《诗》称天难忱斯，性命之质，

德行之招，参错授不易者也。然其大要，骨法为主，气色为候，五色之见王废。有

智者见祥修，善迎之，其有忧色，循行改尤，愚者反戾，不自省思，虽休征见，相

福转为灾。于戏君子，可不敬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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